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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灯流转着笑声
烟花载满祝福

生活不需要大惊大喜
像这样，我们挽着父母
孩子牵着我们，就挺好

一碗碗汤圆，融入了
还没有走远的祝福
在烟火气里，沉沉浮浮

● 日子，从柴米油盐数起

晨钟暮鼓，敲响的
不是佛，不是禅
更不是每天背着太阳
行走的英雄

比如一位佝偻着腰的老农
太阳，每天也会压在他的背上
让每一个日子，从柴米油盐数起
不舍得丢掉一毫一厘

生活是诗歌的源头
但不一定每一段生活
都酝酿成诗

在老家鄱阳，只要得空，就会从家中往外跑。
去得多的是与你居住地毗邻的西门湖。众人眼中
空荡荡的西门湖并没有什么看头，偶尔路过靠近
一回也就罢了，哪里用得着隔三差五地往那地方
跑。可于你而言，却并不是众人想象的那样。在
西门湖，随便一棵摇摆的草，即便是根枯草，一只
横过天空的候鸟，一小朵不起眼的朴素花儿，都
可以锁住你一小段自在又闲适的时光。当然，这
里也可以暂且搁置你浮浅的尘心，你可以有不同
于俗世的思考。人与自然总有无数条看似不可
捉摸的细线相连。在这样的虑想中，你一边不断
放空自己，一边又不断让自己内心变得丰盈起
来，眼神灼灼，能更好地望见远途。如是逢着长
些的假期，也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你
丈量的脚步可以迈向更远更精彩的名山大川。但
更多的时候，你还是珍视近在咫尺的行走。

今年冬天，身体微恙，跟着移居景德镇的父母
小住，你待在家里不几日就感郁闷，想出去走走。
天性好静，热闹之地又不是你愿光顾的。于是，选
择到住地附近的山野走走。而东景苑隔了何家桥
路对面就是山。你从景东路上昌江大道左拐沿人
行道下坡，横穿何家桥路，上坡约百米处，一条小
道伸入山中。大体山皆有名姓，有的甚至会在入
口处立一醒目石碑，上有名字。可惜这里没有见
着。没有也罢，那就网上搜索，折腾一番后，仍不
得而知。忽而又觉得，不过是座没有名气的山，正
像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一样，并不为世人津津乐道，
所以知道的人就少了。可你却在意这些，倒想进
去探一番这少有人迹的野岭荒山。

一入山野，人间烦恼随即抛之脑后，内心立刻
沉静下来，甚至生出些许凉意，仿佛一个人全身心
潜入水中，与尘世隔了千里万里。冷静下来，你并
不怕，山中你要拥抱的东西太多。

一路曲折，落叶满途。有的路段遍布零落的
红枫叶，有的则飘满半枯的泡桐树叶，而铺得最多
的要算是暗黄的松针。你最喜在松针路上走，软
软的，没有声息。这感觉，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地方
才可找到。这些落叶从自然当中来，又回到自然
当中去，整个过程浑然天成。这并不像人类的生
死，不是欢天喜地，就是哭爹喊娘，起落之间，仿佛
过山车，跌荡无时，心内也是喜忧参半，入世日久，
身心俱疲。

这个冬天第一场雪还未来，但寒霜已经降过
一场又一场。林子仍旧密密的，是少了许多叶子，
枝条却依然坚挺。看来，风雨能摧毁的也不过是
些皮毛，骨骼还在倔强地指向天空。人间多有低
头哈腰，甚至互不相容。而此时，山野是另一番景
象，草木在各自的空间伸展手脚，看似拥挤，却不
互相排斥，有限的空间尽见一种和谐和自由。

过一片林子，再转过一个山坡，视野一下子豁
然开朗起来。山坡从上往下到山脚蔓延出一片芒
草，芒草生白花，白茫茫一片，在阳光的照射下，更
是耀眼，也别有一番风味。芒草把一片无瑕的白
藏于寂静山野，不是行走，你无法目睹这苍茫之
景。它只会自生自灭于僻野，但实际上，你见与不
见，芒草绿过，蓬勃过，也风风火火地潇洒过一回，
俯仰无愧天地。

有时，丛林之中闪过一树红枫，一叶一叶地
红，一团一团地火，一树一树的魅影，并不是要执

意向谁证明与那些虚头巴脑的冠冕堂黄的事物格
格不入，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昂扬而充满光
明的样子，让冷寂山野瞬间生动起来。

你的行走与自然气息相投，不分地域，也不分
季节。在悠然的脚步下，你有靠得越来越近的草
木，有拉扯得越来越亲密的山野。

半部诗稿诞生记

大约三四年前，S老师约我合出一本诗集。当
时，以为他一时兴起，说说而已，我随口答应他，之后
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下文。到去年隔三岔五地见
面，他也只偶尔会提提出书的事，我也只和从前一样
仍然用哼哼哈哈之类的语词来回复。对于S的邀

约，起初，我既有些心动，又有些不在意。说心动，是

因为此前自己曾有过类似的念想，由于某种原由，终

而至于让这想法销声匿迹，而这时仿佛瞌睡的人突

然被唤醒，内心又重生愿景；说不在意，是觉得怕是

对方心血来潮时的一时快意，似又不可当真。

我就曾把写过的诗稿收拢在一起，分门别类

地整理好，甚至煞有介事地写过一篇美其名曰的

跋，文末至今还署着写作时间：2016年 2月 24日
晚22时21分。我想，我肯定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

的夜晚。只是，激情过后，又是一番风平浪静，复

归一片沉寂。到后来，用了新鲜的眼光倒回去看

先前的分行，觉得只是些零散的文字碎片，没有太

多的承载。于是，索性封存起那些年写下的粗劣

长短句。有些遗憾的是，那篇跋不再有任何依附，

孤零零被锁进抽屉。这一锁就是六年多的时间。

至于那偶起的冲动也因此彻底慢下来，也许这并

不是什么坏事。烧得再红的铁，最后还是需要淬

火。而自己粗制滥造的东西连烧红的铁都还算不

上，那更用不着急。

然后的然后，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漫不经心

地写，像春天的桃树，由着它花开，也由着它花落，

挂多少果不在预设的范围。从此，我也不再去计

较何时出集子的事。只是，后来同S熟络起来，他

每次提到出集子，我心头都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

的欣喜，那种果实上树，累累而挂的场面，似乎离

我越来越近。但这种喜悦来得快也去得快，仿佛

风中炊烟，还未爬上树梢，又静悄悄消失在林子

里。前两年，他偶尔不紧不慢地提醒我抽时间整
理稿子。近来催促得有些频繁，差不多每次见面

都要说起此事。

写这篇短文的前几日，我在菜市场买菜，S去
上班，我们又见面了。这次，他说得更清楚，从请

人写序到联系出版等相关事项，都预先做好了谋

划，然后直接告诉我，按照与出版商协商的结果，

预计整部书稿含 180首诗左右，我只需准备好 90
首稿子给他就可以，其他的事不用我管。向来闲

散的我，不太愿意打理这些看上去细枝末节的事，

他的话再次让我动心。可我还在纠结手头没有什

么好稿。他又说，有几首看得过去就可以。我知

道，他是在为我打气。我却很尴尬，整不出拿得出
手的稿子，着实有些诚惶诚恐。他接着说，不管怎
样，这么长时间的“零打碎敲”，是时候给自己一个
交待。我们只求过程，不问结果，就当是为自己留
个纪念。这话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当然也是说

给我的。对此，我不可以再“哼”“哈”下去。箭在
弦，不得不发。这文火都烧几年了，到现在越烧越
旺，就算是枚哑箭，也得投掷出去，蹦出的火星有
几颗就算几颗吧！

前些时间归总的2016~2019年间的散乱诗稿
130多首，看了几遍之后，砍去四十来首，剩下的
并在一起发给 S，他秒回我信息，至此，这半部诗
稿就这样诞生了。

烟囱与铁轨

烟火气总是一座城的主旋律，这旋律不时萦
绕耳边。它又仿佛一幅世俗图画，铺陈在众生面
前。已经冬天了，有没有太阳无关紧要，车水马龙
照旧，川流不息的行人照旧，时间攥紧在手心，脚
步未敢懈怠。而你要去探访瓷都曾经的痕迹，哪
怕蛛丝马迹，也一定会有让人回味的地方。

梦园小区与昌河居民区交界处由一条大路连
着，到昌河小区背后路近乎 90度转弯，主路折向

西，而此处向南稍走几步有处高台，后来知道是座

桥洞，站在桥上向东望过去，一片散落的民居，越

过这片区域，你看见一座曾经为烧瓷而建起的高

大烟囱。烟囱用了厚实的红砖一圈一圈垒砌而

成，大圈上面铺小圈，层层堆叠，铺成圆形的管状

建筑，而那一身的红色，让人在不经意间瞥见。只

是烟囱里再也没有了浓烟翻滚的日子。而浓烟对

于烟囱而言，仿佛呼吸之于人。没有了呼吸的身

体，恰似一道独特的标本贴在城市一角。烟囱在

时光里遭遇弃置，落寞是在的，正像人的老去，老

去其实是孤独的事，而且这种孤独还在不断加深，

但同时，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成长，成长的内容是

丰富的。一座城拥有吞云吐雾的烟囱，就曾经拥

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桥洞东侧是一条下坡的水泥路，入口中间位

置设有一块水泥石墩，很明显，这条小道专供步

行，不许车过。顺着这条道走几步，探头一看，底

下居然是一段铁轨，不过是一段废弃的铁轨。它

从东往西穿洞而过。只是现在居民区不断扩展，

抑或别的什么原由，铁轨被搁置，于是桥洞东侧的

铁轨，因为修路，已被水泥铺平，但是两根平行的

钢轨依然清晰在目。换了另一种形式，它们承载

的仍旧是火热的俗世生活。

而西侧这段刚好处于主路与下坡路之间的空

置地带，于是，就由着它见风见雨，由着它野草散

漫。也有别出心裁的人，翻过一道短墙，进到里

面，在轨道两侧种上蔬菜。曾经的故事轰轰烈烈，

渐行渐远，而可以倾诉的对象似乎愈来愈少，你不

过是心血来潮时的一个寻找这座城市旧踪迹的过

客，这样的因缘际会中，倒也可以从落寞中窥见一

段风驰电掣的身影，这身影追过风，也赶过月，诗

和远方总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向它召唤！事实上，

哐啷作响的行走，早已止步于尘埃，可尘埃之中却

又从未消散过铿锵作响的后来者的脚步声。
挺起或者横铺，都是景德镇的一种姿态，烈火

焚烧，煅烧一种品格；轰轰烈烈，不过是诠释一种
一往无前的精气神。

一座城的原味从寂寞中来，就像一个人的焕
然一新不过从漫长的孤独中姗姗而出！

江墟迎晨曦，
山色抢入眼。
如不入心怀，
画亦苍白冷。
爱本由心生，
我岂独悦怀。
中途红日至，
华光共璀璨！

水，让生命延续；水，让城市灵动。滴水，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能汇聚成小溪潺潺、湖泊清
澈。最后汇入长江，到达大海。江南的九江，从
唐诗宋词中走来，带着写意的水韵，让我痴迷于
奔腾不息的江河、碧波荡漾的湖水之中。江南的
九江，古老而年轻，低调而不失奢华，令我一见倾
心。她枕长江抱鄱湖，她倚西海系赛湖，翡翠般
的甘棠湖南门湖、八里湖芳兰湖镶嵌在城区内。
九江得水而秀美，傍水而灵通，一幅幅山清水秀
画卷，徐徐在我眼前展开……

长江之畔，鄱湖之滨，庐山之麓的九江，因水
而生，因水而名。九江的意思是“众水汇集的地
方”。古时，九江被认为有赣江水、鄱水、修水、余
水等九条江在此汇入鄱阳湖，故名九江。九江水
资源非常丰富，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在此设立九
江郡。有“江到浔阳九派分”之说的九江，又称浔
阳、江州。九江因襟江带水，水运发达，有通江达
海，七省通衢，万商云集之誉称，是我国近代“四
大米市”和“三大茶市”之一。

有“千河归鄱湖，鄱湖入长江”之称的江西，
拥有长江岸线152公里，而这壮美的岸线全部在
九江。长江岸线是港口、临江产业和城镇布局的
重要空间，九江港是江西省唯一的通江达海的港
口，发挥了以港兴城的重要作用。上世纪80~90
年代，九江港客运量在长江各港口排名第二，超过
上海港。年运送旅客，超过400万人次。那时，每
到晚上，码头灯火辉煌，船来船往，鸣笛不断，旅客
川流不息，货物运通八方。中国最长的长江大通
道与最长的京九铁路大通道在九江交汇，九江成
为承东启西，引南接北的黄金十字交通枢纽。近
几年来，九江港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
路”的发展战略，打造航运中心，2024年，九江港吞
吐量达2.2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

水清岸绿，人水和谐。漫步在九江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九江段）内，秋风拂面，江水滔滔，感受
到滨水岸线的美丽与活力，感受到最美岸线的多
元文化的融合。伫立琵琶亭上，凭栏远眺，那巍
峨壮观的庐山，雄奇险峻，雾绕山首。倚栏俯瞰，
那长江岸线绿道，宛如一道静美的彩虹，绿道与
九江长江大桥上风驰电掣的列车，一静一动，交
相辉映。九江利用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将琵琶
亭、浔阳楼、锁江楼等景点，串珠成链，连点成
片。徜徉在浔阳江畔，饱览美丽风景。当年白居
易眼中的萧瑟早已远去，江岸呈现的是一派绿意
葱茏，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象。

位于鄱湖西滨，庐山北麓的九江，山色湖光
倒影奇，白云碧水两相和；湖中白鹤翩翩舞，如诗
如画美不胜收。鄱阳湖是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古
称“彭蠡湖”“担石湖”。丰水季节水面达3150平
方公里，枯水季节仅有500平方公里，有“洪水一
片，枯水一线”之说。鄱阳湖碧波万顷，水天相
连，渺无际涯，景色壮美。晴天浮光跃金，舟发鸟
翔，雨时云水茫茫，风急浪高。那湖中冰川遗迹
的鞋山岛、落星墩、老爷庙，演绎着经典传奇——
朝霞万鸟出巢，落霞万鸟齐飞的壮丽景象，展示
了湖、人、鸟和谐共生。

伫足在石钟山，看长江滚滚，观鄱湖浩淼。
石钟山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它雄奇秀丽，
犹如一把锁挂在九江市湖口县，号称“江湖锁

钥”。它自古为军事要塞之地。钟山悠悠岁月
深，石山湖滩印旧痕。石钟山在黄昏中低吟浅
唱：此地就是明代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鄱阳
湖水域的古战场。此时此刻，让我穿越时空，看
到了，水面战船旌旗遮天蔽日，湖岸金戈铁马，
战鼓震天动地，杀声回荡，无数将士的鲜血染红
湖水……最终，朱元璋以少胜多，为统一江南奠
定了基础。

石钟山是由石灰岩构成，下部有洞穴，深不
可测，形如覆钟，微风鼓浪，水石相击，呐声如洪
钟，故名“石钟山”。站在石钟山，倚栏俯瞰，长
江与鄱阳湖汇合处，水线分明，江水浑浊，湖水
碧清。这是《泾渭图》中著名的“江湖两色”景
象，是鄱阳湖上一大自然奇景，游客纷纷在此打
卡留念。

初春的九江，烟雨绵绵，独自漫步在李公堤
上，欣赏那好似一幅水墨画的甘棠湖、南门湖。
一湖春水，碧水微澜，垂柳丝丝，梧桐吐芽，小草
嫩绿，小花绽放。那远方的庐山倒映湖中，缥缈
而妩媚。一场春雨，装下对江南水韵——九江所
有的印象。我轻轻地一呼一吸，细细聆听春雨落
湖的声音，感受到雨水默默无闻地滋润万物，给
大地带来无限生机，领略到水的流畅、平和、自然
和柔美。

湖风吹拂，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好似演绎着
两湖变迁的印记。1200多年前，江州刺史李渤
跨湖筑堤建桥，植树防风，引水入湖，蓄水灌溉，
展现了先人与水共生和治水而安的智慧。李公
堤建成，将湖一分为二，东边的湖称“南门湖”，西
边的湖称“甘棠湖”。两湖好像一位美貌少女的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后人为了纪念李渤，将李
公堤上的拱桥称为“思贤桥”。很久以前，湖水源
自庐山脚下小溪，经莲花洞、十里老街、人民路汇
集而来。

甘棠湖北岸耸立的梧桐树，湖中的烟水亭被
隐蔽起来，颇有神秘感，它充满历史气息。据考
证，唐代诗人白居易建亭于湖中，取其《琵琶行》
诗句“别时茫茫江浸月”，故又称“浸月亭”。后
来，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九江讲学时，又在湖堤
上建了一座亭子，取名“烟水亭”，源自他的诗句

“山头水色薄笼烟”。随着时间的流逝，两座亭子
都已不复存在。到了明末，人们选择在浸月亭的
旧址上重建了烟水亭。

从烟水亭广场，通过九曲小桥即可达到湖中
烟水亭。走进圆形大门，就看到一座周瑜的雕塑，
栩栩如生，眼睛明亮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烟
水亭中展示了许多关于周瑜的历史资料。相传，
三国时期东吴水军都督周瑜在此，日夜操练水军，
迎击曹军。我静静地，久久地伫立在亭栏旁，仿佛
听到了战鼓擂响，看到了战旗翻滚……

纵观古今，九江的历史，就是一部“因水而
生，择水而居”的历史。九江是一座得水而兴，得
水而美的江南水韵城市。置身九江，碧水飘萍，
浅墨清韵。九江的水韵无处不在，那壮美的江
河，像有灵性的生命一样，流进了九江人的血脉
中，流淌着九江历史文化记忆；那美丽的湖泊，滋
润着大地，孕育和滋长了九江人民；那柔美而灵
动的碧水，赋予九江人智慧、精神和灵魂；那一幅
幅江南水韵画卷，在赣北大地上展开……

元宵节
（外一首）

□ 夏雨

□ 曹滢

早春有感

行 走（外二篇）

□ 胡继红

水韵九江
□ 陈建国

雨过琴书润

风来墨翰香
如松之盛

似兰斯馨

苔花老屋

芝兰有异香


